AI 無法取代的事物

寫給週一依然得準時上班的人的現場觀察筆記。

[image: ]

每隔幾個月，就會有新的技術展示瘋傳。某個模型寫好了合約、擬好了教案、看懂了斷層掃描、修好了程式錯誤。有人在群組裡傳了個震驚的表情符號，幾分鐘後，多數看過的人默默打開手邊的工作，心裡想著：自己還剩下什麼價值？

我想試著回答這個問題，不帶盲目的樂觀，也不製造恐慌。你手頭上的某些工作確實會交給軟體處理，有些甚至早已如此。但當我觀察拉哥斯、里斯本、馬尼拉和芝加哥的職場工作者究竟是靠什麼拿到薪水時，有幾樣東西始終屹立不搖。這並不是因為機器不夠聰明，而是因為這些事情從一開始，核心就不是產出文字或答案。

首先，該放手的就放手吧

如果假裝情況並非如此，那就是自欺欺人。在起草初稿、跨數十種語言翻譯、在千頁文件中找出關鍵條款，或是凌晨三點毫無怨言地處理枯燥重複的瑣事上，軟體早已勝過我們大多數人。奈洛比的一位簿記員靠它把結帳時間從五天縮短到兩天，她並沒有被取代，而是找回了自己的午後時光。真正身陷險境的，主要是那些工作只是將資訊從一個格子搬到另一個格子、從未有機會參與更高層次工作的人。

以下就是凌駕於其上的六件事。

1. 總得有人負起責任

模型可以草擬診斷結果、結構計算書或裁員通知。但它做不到的是在文件上簽下自己的名字，並在出狀況時挺身承擔。

想像一下清晨六點批准混凝土澆置的工地工程師。數據早已由軟體算出。她的職責，就在於她點頭說好的那一刻——她心裡清楚，一旦出錯，自己的執照、名譽，甚至某個人的生命安全全都懸於一線。責任並不是外掛在產出上的附加功能，而是人與後果之間的承擔關係。

同樣的模式也出現在聖保羅的醫院或新加坡的銀行：系統提出建議，人類做出決定，而事後坐在檢討會上的也是人類。法院、監管機構、保險公司和客戶，都希望在責任鏈的終端看見一個活生生的人。這並非現行法規的特例，而是人類社會決定該信任誰的運作方式。如果你的工作最終落在一筆簽名、一紙批准、或是一句「行」或「不行」，那麼隨著草擬內容變得越來越廉價，這個環節只會越發珍貴——因為產出越多，需要負責人把關的事情就越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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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稿如今唾手可得，簽名則不然。

2. 聽懂會議室裡的弦外之音

想像一通表面上相談甚歡的業務通話。買方說的每句話都無懈可擊，接著他在開口問價格前，停頓了極為微妙的幾秒。你立刻聽出了端倪：預算根本不是他能決定的。於是你轉換了對話方向，詢問下一次通話還應該邀請誰加入。

職場上的許多日常，靠的都是從未出現在會議記錄上的幽微訊號：開會時誰突然沈默了、誰的主管剛剛換了人、哪一句「還好」是真的沒事，哪一句「還好」其實是大禍臨頭。模型可以閱讀筆記，但它並不在現場；它沒有經歷過過去三季的風雨、不知道兩年前你幫過誰的忙，也不明白為什麼那個團隊對財務部門戒心重重。

在這個團隊分散在各地、跨時區遠距工作的世界裡，這點只會更加重要，而非無足輕重。你在華沙的同事隔著關閉的視訊鏡頭看不見你的臉。那些能透過一通簡短通話、一則溫暖訊息或記住別人生日來拉近距離的人，其實是在搭建真正的基礎設施，而這些從不會出現在任何數據儀表板上。

特別是信任，需要透過一次次微小的可靠舉動慢慢累積。沒有人會只因為一封電子郵件文筆極佳就信任供應商；他們信任的，是在深夜十一點貨物卡在港口時，願意接起電話的那個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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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出口的話，與心中的真意。能記進逐字稿的只有前者。

3. 決定什麼事值得去做

向模型要十個產品點子，你會得到十個合情合理的點子。但若問它在今年、在現有團隊成員和有限資金的條件下，你的公司究竟該做什麼，它只能瞎猜，因為它並沒有身處你的現實限制之中。

品味與判斷力，是一種能夠出於無法全盤言明的原因，斷然說出「不要那個」的能力。就像編輯刪除寫得最好的一段文字，只因為它更適合另一篇作品；大廚撤下最暢銷的招牌菜，只因為味道已經不對；主管深知團隊還撐得過一次組織重組，但承受不住第二次。

模型非常擅長提供選項。真正稀缺的，是身處局中、承擔風險去做出抉擇，並願意在眾人面前承認判斷失誤的人。隨著稱職的初稿供給趨近於無限，價值的重心轉移到了兩個問題上：選哪一個？以及，為什麼是現在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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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項比比皆是，做選擇才是真正的工作。

4. 人就在現場

護理師在為傷口換藥時，同時也在觀察病人的呼吸方式、是否有退縮反應，以及角落裡的家屬是否需要一張椅子。開羅或克拉科夫老舊建築裡的電工，憑經驗摸索出了配線圖上未曾標註的電線。老師察覺到台下三十名學生的注意力正在渙散，話講到一半便果斷改變了教學節奏。

機器人會進步，某些體力活也會走向自動化。即便如此，依然有龐大的工作發生在混亂且獨特的現場，在那樣的時刻，唯有人身在現場，服務本身才得以成立。被攙扶、被看見、有人親自探望——這些並不是包裹在人類軀殼下的附帶工作，它們本身就是所提供的核心價值。

5. 心中有所渴望

這一點聽起來很抽象，卻是六點中最切中實際的。模型沒有未被滿足的欲望。它並不在乎這款產品是否存在、病人是否康復，或者孩子是否能順利入學。無論你讓它處理什麼任務，它在凌晨三點和正午時分都擁有相同的幹勁，哪怕這個專案毫無意義，它也毫不在意。

人類提供了那個「為什麼」。總得有人意識到客戶正在發怒、某個小鎮需要一間診所、某個流程對身在其中的人太過殘酷，並且因為足夠在乎而採取行動。去問問創辦人當初為何起步，你很少會聽到市場分析報告；你聽到的，往往是某個讓他們忍無可忍的午後。方向、目標，以及堅持到底的執著，全都源自於你深知自己有不能輸的代價。

6. 將手藝傳承給下一代

最後一點往往最容易被忽略。所有的技藝，都是藉由人觀察人而傳承下來的：資深會計師讓後輩從旁觀摩自己如何應對憤怒的客戶；工頭說著「不對，摸摸看這個」，一邊把學徒的手放到材質表面上。模型可以解釋技巧，但它無法成為你想成為的那個人。

如果我們完全藉由科技跳過學徒實習的歲月，十年後醒來，懂得如何審查與驗證它的人只會越來越少。


責任、信任、判斷力、在場感、目標感。這些都不是殘餘的碎屑，它們本來就是工作的全貌。



這並不代表什麼

這一切並不是免死金牌。許多任務依然會消失，整個職務內容也將發生轉變。曾讓新人得以磨練手藝的基層工作，在某些領域已經大幅減少，這對初入職場的人而言是個嚴峻的挑戰。而且「AI 做不到那件事」這句話已經無數次被現實打臉，因此我不建議把職業生涯押注在任何單一任務能永遠安全無虞上。上述六件事並不是具體任務，它們是任務之所以存在的根本原因。

週一你可以做的事


	朝決策核心靠攏。 如果你平時大部分的時間都在產出草稿，試著把更多時間花在選擇、批准與闡述原因上。

	成為別人第一時間會求助的人。 親自展現的可靠感，會在多年間悄悄發酵、累積巨大價值。

	深入熟悉工具，達到足以監督它們的程度。 能審查模型成果的人，價值遠高於恐懼它或盲目信任它的人。

	留一隻腳在人性的領域裡。 客戶、團隊、場域、病人。

	寫下你做這份工作的理由。 這句話的重要性，會遠超乎你的想像。



這些都不是什麼驚天動地的壯舉。它們只是習慣，而習慣的好處在於：無論外界對 AI 最誇張的預測最終是否成真，這些投入都必定能為你帶來回報。

簡而言之

AI 做不到的事情清單將會不斷變動，因此更好的問題或許是：我們堅決不肯交出什麼？我們不交出簽名、不交出談判現場、不交出抉擇、不交出駐守在門口的身影、不交出初心，也不交出手藝傳承。這些並不是機器挑走有趣部分後剩下的殘羹剩飯，它們本身就是工作的本質。圍繞在它們周圍的其餘一切，充其量只是在打字罷了。

如果這番話聽起來令人安心，那很好。但它同時也該是一張待辦清單。唯有那些有意識地去磨練這些能力、而非以此為藉口逃避的人，才能在未來脫穎而出。

現在，去做好那件唯有你能做的事吧。


線上閱讀： https://neatread.net/what-ai-cannot-replac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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